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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 韩芍夷

她瘦小，敏捷，走起路来，腿脚轻
快，我跟在她后面，得加大步伐才能跟
上。她声音宏亮，笑声朗朗，底气很
足。尽管是初次见面，我却觉得，我们
已经相识许久。如果不是她亲口告诉
我们，我绝不会相信她已经78岁。
她，就是海南椰雕艺人彭淑英老师。

选择在她家里采访，是为了看她
的椰雕作品。那是一件她年轻时制
作的《高脚莲花双龙吐珠盒》，这个色
泽褐偏黑的盒分三部分，盒的脚是用
两个大小不一的圆形的有简单图案
的椰壳叠贴而成，盖顶，也是用三块
大小不一的圆形椰壳叠贴而成。杆
的部分，是用大小、薄厚、弧度一样的
椰壳拼成圆灯笼状而成，每一瓣弧形
拱起的椰壳间，还镶嵌着一块椭圆形
的贝壳。真正的功夫在盒的主体，它
是用一个完整的椰子壳制作的，采用
的是镂空浮雕的手法。盒体上下部
的图案是花草和吉祥云环绕，镂空部
分的底纹是桂花底，中间部位的图案
是两条龙围着一个圆滚滚的珠，两个
昂扬的龙头，虎虎生威；两只弧形上
翘的龙尾与龙爪的力量相得益彰；龙
爪和龙身上的鳞栉比又清晰，龙须的
条纹，毫细可数，整条龙都刻得鲜活
灵动。吉祥云凹凸的立体感、层次感
跃然椰壳上。此盒雕刻工艺复杂，盒
的开口是莲花口，盖与盒的接口的无
缝对接，不着痕迹，让我对彭老师的

手工技艺有了探究的兴趣，是怎样一
种心性、定力，才能制作出这样的作
品？这等功夫，不在椰壳上经过千刀
万刀的雕刻和磨练，是很难达到这样
的水准的。

从小喜欢画画的彭老师，18岁就
从300多名应考者中脱颖而出，进入
海口市椰雕厂，成为15个考上的人
里唯一的一个女生，也是当时厂里唯
一的女学徒。她曾师从海南椰雕工
艺大师高毓生学习浮雕，师从文必得
学习砂底与花鸟画；曾被工厂送到广
州美术学院进修，跟黎雄才等老师学
习有关象雕、椰雕的设计、绘画方面
的课程。她就是专业的雕刻工。想
象不到，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粗糙的
椰壳，竟能在她那双并不起眼的巧手
里雕得如此繁复、细致、流畅、传神，
让我惊艳又感佩！我抚摸着这个凹
凸不平、线条圆润的华贵的艺术品，
连声赞叹：“太不可思议了，三四毫米
厚的椰壳，竟能雕得如此精细和有空
间感！”

彭老师似乎已经习惯这样的赞
叹，她的兴奋点不在这，她告诉我们，
她此生最难忘的经历是1986年7月
8日，受广东省国际公司委派，跨出国
门，到位于印度洋上的非洲岛国科摩
罗传授椰雕技艺。

彭老师在科摩罗带了五个科摩
罗工人，教他们怎么选椰壳，怎么刨
光，怎么拿刀，怎么雕刻。在科摩罗
期间，她接到了中国驻科摩罗大使交

待的一项任务，制作一件椰雕工艺品
送给科摩罗的总统阿卜杜拉。这是
一项政治任务，她心里兴奋又忐忑，
一点都不敢马虎。她选一个非洲的
椰壳，亲自绘画、设计、雕刻，花了一
个月的时间，纯手工制作了一个椰雕
工艺品：《高脚莲花双龙吐珠盒》。就
是跟这件一模一样，只是比这件的尺
寸大一些。她认为，那是她至今为止
制作最满意的一件椰雕工艺品，大使
也很满意。这件工艺品，不仅展现了
她椰雕技艺的精湛、全面，还承载、传
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双龙戏珠”。

“龙”作为中华民族古老图腾，它兴风
雨而利万物，护佑中华民族永享平安
免遭灾殃，是中国吉祥文化中最重要
的符号。汉民族认龙为祖，自诩为

“龙的传人”。腾空奔跃的蛟龙就是
中华民族的微标、烙印和象征。中国
驻科摩罗大使馆的大使把这件精美
的椰雕工艺品送给时任科摩罗总统
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看了彭淑英
制作的这件《高脚莲花双龙吐珠盒》，
被海南椰雕艺人的手艺折服。1988
年11月，科摩罗总统阿卜杜拉访华，
特意来访海南，海南椰雕成了国与国
之间外交的文化使者。这事，让彭老
师一辈子都感到光荣和自豪，唯一的
遗憾是，阿卜杜拉来海南时，她在儋
州，无缘相见。

彭老师家里还存有一套椰壳嵌
锡浮雕茶具，这套茶具由一个茶壶、
四个茶杯和一个茶盘组成。茶壶和

茶杯上雕上沙底和菊花的雕刻出自
她的手。她说，在所有的椰雕雕刻
手法中，浮雕最难，要使椰壳浮起
来，有立体感，就要在薄薄的椰壳上
雕刻、铲掉，才能凸起来，有技术，还
要有耐心，要坐得住。她还说，1999
年澳门回归时，海南省政府向澳门
特区赠送的纪念品《椰树传说》和
《天涯欢歌》两件椰雕嵌贝花瓶，她
专门负责雕刻这两个花瓶的桂花底，
仅仅是在拼贴好的椰壳上雕刻桂花
底，她和两名工友差不多花了一个月
的时间。

这些经彭老师以刀为笔、用心灵
浸润的椰雕工艺品，消费了时间，也
让时间变得具象。我想象她拿着雕
刀在椰壳上一刀一刻的情景，想象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专注、倾心地用
刻刀与椰壳对话，那时的时空是静止
的，唯有雕刀在椰壳上游走，寄情山
水花鸟，于方寸间沉浮出乾坤，物我
两忘。

现在，彭老师家里还有一张专门
雕刻椰雕的工作台，旁边有一个筐，
筐里有几个半成品的椰子壳，全是她
还没做好的椰雕。她眼睛的视力好，
不戴老花镜，儿子、媳妇、亲戚想要她
雕刻的椰雕工艺品，她就给他们做，
有空就做。

也许，一个人毕生热爱一项工
作，专注一项工作，也是幸福的。望
着这位身心健康、心态平和又执着于
椰雕艺术的老人，我想。

椰雕高脚莲花盒 童年的光

■ 颜小烟

那时候，时间真的很透明

没有一个合适的词，可以打开春天的窗口

很小很小的孤独，裹着

知了一样的颜色，夹在泛黄的书页间

童年的光，穿透记忆的门楣

冠南书报社的影子，

越来越清晰。琳琅满目的书报

挤退了熙熙攘攘的人潮

无数个夜里从梦中醒来，

风从四面八方灌进记忆的巢穴——

小小的我，从街角走来

缓慢得像在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

每走一步，心口就幸福得隐隐发疼

年味

■ 胡巨勇

推开腊月的窗户

从一场回归故乡的雪作为过场

年味的浓度

漫过腊八粥的醇香

漫过朵朵窗花的喜庆

以及一树梅花的呓语

在村口翘首期盼的

母亲目光中

淹没了

游子缜密的脚步

比麦子饱满

比礼花灿烂

年味，是开在

孩子们脸上的花朵

被春联和年画映红

被腊味和鞭炮声滋养

年味，是拨动

游子灵魂深处的归期

以候鸟归巢的方式

把亲情与乡愁重叠

年味，是团圆的年夜饭

是喜庆的春晚

虚位以待的温馨

唤醒承前启后的梦想

在生活本色里破土而出

回家过年

■ 周铁钧

从故乡启航

思念就无法靠岸

不论泊向哪个港口

也驶不出“家”的航线

梦里的丰腴期盼

瘦成一张车票

轨道才卷尺般地回缩

把城市的喧嚣越抛越远

路上的各种喇叭

都学会了用乡音呼喊

车门打开

涌出一份份浓烈的乡情

挽住亲人的守候

回家过年

注视远方

■ 丁宇

注视冬日的远方

父亲伫立在思念田埂上

用一种深情涂抹着绿色的守望

每一次的回首

都有一份辛劳涌动在土地里

每一次的跋涉

都有脚印的重复与叠加

聆听远方的钟声

父亲的目光是一幅对联

用一种吉祥祈祷着来年的丰硕

怀旧
■ 吴亦煌

年到了，冷雨从天上飘下来，心
情似乎也有一角的湿漉，突然想起
了一些往昔的事情，不知道这是不
是怀旧的心情。

记得有个小品《粮票的故事》，
说的是老爷爷喜欢给孙子讲故
事，每次讲的都是《粮票的故事》，
而且总是当做新故事来讲。老年
人没了记性很正常，我的老母亲
已九十高龄，很是健忘，每次给她
打电话，她总是复述着已经多次
说过的事。但是，回家过年时，兄
弟们聚在一起跟母亲聊天，母亲
突然提起自己小时候跟随我的曾
祖母逃难的往事，所有细节历历
在目。那件事发生在将近八十年
前。这种反差，印证了一个事实：
人是有怀旧的本能的，老年人纵
然记忆力衰退，但对陈年往事却
难于忘怀。

岁暮年尾，春节骤临，这是中国
人最怀旧的时节，此时对故土的思
念，对老家的归心似箭，尤为甚然。
春运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每年春节
前后，航空、火车等各类交通部门可
谓生意兴隆，而且常常一票难求。
因为对于外出工作、学习的人们来
说，无论是否已在外地成家立业，只
要条件允许，必须回到自己生长的
故乡去过年。踏上故乡的土地，仿
佛投入母亲的怀抱，给人的是一份
安宁，一份温馨。

我的故乡在浙江，来到海南已
十六个年头，自己的小家庭也定居
海南，早已认定这个宝岛为自己的
第二故乡。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
对那片生我养我的故土的思念，每
逢春节总是不忘给航空公司捧个
场，举家返乡，纵然花掉将近两个月
的工资也在所不惜。当飞机在杭州
机场降落，便急冲冲地赶乘机场大
巴奔赴老家，心里揣着一份莫名的
激动。

其实，海南人也是有很深的故
乡情结的。据说海口市区的交通
在春节期间是最通畅的，因为外
地人回了外地，海南本地人也回
到自己乡下的祖居。在从前，中
国人外出挣钱，最大的心愿是回
到故乡置几亩地；现在回乡置地
的不多，但在故乡建个祖屋还是
不少的。据我所知：出门在外的
海南人对祖屋的感情特别深厚，
有钱就翻新，没钱至少原样保留，
绝不拆除。留住祖屋就是留住
根，留住祖屋就是留住一份念
想。海南人如此，岛外的人如此，
而台湾同胞或已融入异国他乡的
华侨同胞，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与人好生相待的情景，在怀
旧的中国人的生活字典日常浮现。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多少
事，结交多少人，心中总有一群人影
始终无法抹去，那就是儿时的玩
伴。“糟糠之妻不下堂”，说的是中国
人对待夫妻关系的一种态度，流淌
的是一种传统美德。在中国，几千
年来巩固家庭，维持社会稳定，主要
依靠的是亲情。亲情之中包含着责
任、担当与奉献，传递着爱与温暖，
不作排山倒海状，只像山泉一样细
水长流。这样的情感才能愈久弥
坚，这样的夫妻才能白头偕老，这样
的民族才能生生不息，这样的文化
才能一脉相承。

中国人的怀旧心绪里，也包含
着叶落归根的情结。古代官员到了
退休年龄往往要告老还乡，回到祖
籍。即便是今天的中国人，当自己
在医院里病得无药可治时，首先想
到的就是赶紧回家。至于百年后魂
归何处，还是主张待在自家祠堂里
享受子孙的供奉。

怀旧作为一种本能的情感活
动，无可无不可。不过，所怀之旧
很有些讲究。有一次与母亲聊天，
我无意中说到自己小时候挨打的
事，母亲便很生气，说我没良心，只
记坏不记好。其实我本没有责怪
母亲的意思，小孩子顽皮，屁股上
挨家长几个巴掌很正常。不过，从
母亲的反应中，我明白了哪些旧事
应该记得，哪些旧事应该忘却。《朝
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回忆性散文
集，心地善良的长妈妈、严谨治学
的藤野先生留给先生的是终生难
忘的记忆；便是那小小的百草园，
也使先生那早已沧桑的心泛起一
圈童真的涟漪。回味昔日的美好，
犹如欣赏自己的旧照，会使人感觉
其乐无穷。至于那些不愉快的事
情，除了该从中汲取些教训外，还是
忘却的好。

浮世绘影

家在海南

流年剪影

《希望的列车》（油画） 林金福 作

■ 郭文莲

二月，外出数日归来，车子在大
坡下高速后行驶在昌江大道上。两
边绵延数里、姿态各异、争奇斗艳的
木棉林自然掩成一道拱门。木棉深
处，雾霭阑珊，隐隐约约似有山的影
子，这绿的树，红的花，白的雾，把一
方天地营造得宛若仙境。刹那恍惚，
将要去的，是一座掩在木棉花中的
城。

稍稍打开车窗，风息是温驯的，
从繁花的春林里吹过来，带着一股幽
远的淡香，携着一丝滋润的水汽，轻
拂面颊，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
愉快，更何况那满眼的一树树火红，
一片片火红，一朵朵火红，加上雾霭
的轻笼，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了。这
嗅觉的，触觉的，视觉的极大愉悦和
满足很快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
如梦幻般翩然欲仙。

突然，手机响了。果姐来电话
问，明天上午去看矿山木棉花，你要
不要一起？好啊，好啊。这等好事，
岂能错过。

第二天上午，如约上了果姐的
车，车上还有一位大哥，不用问，他是
此行的向导。

过了东区检查站，车子前行一小
段后出现一个较大的弯，弯里猛然呈
现出十几棵木棉，那树干遒劲挺拔，
泛着白，那花朵迎着阳光，红得魅
惑。在右侧如山的碎石和山里层叠
的绿色映衬下，在上午劲头正涨的阳
光照耀下，那些木棉更加扎眼，让人
不由得停下车来，拍上几张照片。这
才发现，路的左侧，几棵排在一起的
木棉树下，不知是谁于何时洒落了一
些碎的铁矿石，小的如蚕豆，大的如
鸡蛋，清一色的藏青，密密地铺了一
层，而那些碎矿石上面，竟然是一层
刚落的木棉花！藏青衬托着火红，火
红依偎着藏青，加上穿过林间洒下来
的斑驳阳光，恰是一幅风格独特的
画。

流连感叹着继续前行，我们来到
了矿山观景台。一眼望去，脚下是一
个巨大的凹坑，坑周围的山被剥离成
梯田般一级一级的台阶，坑底是一汪
深碧的湖，恰似一颗绿宝石嵌在山
间。果姐说，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亚洲
最大富铁矿——石碌铁矿。遥想当
年，历史的机缘，因铁矿而建城，石碌
与铁矿联姻，县城嫁给了矿山，也是
一段佳话。而如今，整座山的矿石已
被采得所剩无几，露天开采接近了尾
声。那一层层沉寂的层面，仿佛满怀
历史的心事，无言地诉说着过往的曾
经。采场四周，有绿树，有红棉，植被
恢复得很好，不愧“花园矿山”的美
称。

从观景台下来，大哥说我们去看
真正的矿山木棉红景观——深山古
木棉。沿着山路，走向山的深处，偶
见一些零星的采矿点和一些运矿排
土的重型车。在一个静谧得如同隔

了几个世纪的山坳处，竟然一树一树
的火红散落在山间，时间瞬息凝固，
一种类似于朝拜的情绪油然而生。
古老斑驳的工作房，被巨大的古木棉
卫士般守护着，有一种说不出的超尘
脱俗，仿佛红尘里的纷纷扰扰皆与它
无关似的。工作房前树荫下，一位大
姐正在拣摘木棉花瓣，旁边是一笸箩
刚落的木棉花。我好奇地问，这是拿
来做什么？她很热情地告诉我这是
她和工友们中午的菜肴，一碟清炒木
棉花，一锅木棉花瓣骨头汤，再加上
几片煎马鲛鱼。真是“秀色可餐”啊，
不觉羡慕起工作在这里的人来，古
朴、自然、与世无争。

当你站在石碌的某个高处或开
阔地带遥望，东边的保梅岭总如画卷
般展现在你的面前，山上雨林森森、
雾霭渺渺，似轻烟似纱绢，山体像一
位斜卧的娴静少女，薄纱轻裹着她曲
线玲珑的胴体，在阳光下，安谧圣洁。

同样是山，同样在石碌，保梅岭
却完全不同于矿山，这里的空气异常
清新润湿，没有一丝浮尘。走在雨林
山间的小路上，纵情地吸纳着负氧离
子，看满眼翠色，听林间鸟儿鸣唱，身
体思绪于不知不觉中被雨林包围，瞬
间抛却世事的纷繁，仿佛自身就是雨
林的一份子。走着走着，忽地就会出
现一树火红，不用说，当然是木棉花
了。那些落在树下草丛中或水泥路
面上的花儿，依然鲜艳如新，没有失
去水分也未沾上尘埃，纯粹、洁净。
倏然，隐约听到了山涧水的叮咚声！
不由激动起来，步伐也不觉轻快，循
着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加速前行。在
快到山顶的地方，终于见到了那溪，
清澈洁净自不必提，仿佛不存在似
的。蹲下身来，伸手撩起一捧，那水
怕痒似的急急溜走了。反手一拍，飞
起朵朵水花，那清凉、那清爽、那清新
便从手通过臂直传到肺腑全身。走
上山巅，抬眼望去，石碌城一览无遗，
绿树掩映，红棉缭绕，房屋道路掩在
红绿之间。此时，若恰逢夕阳西下，
那温和的余辉金箔般洒下来，笼在石
碌城上，静谧、安然，恍若童话世界，
不禁刹时呆住，仿佛天地、时光、世
事、身心皆在那一刻定格。

石碌河穿城而过，石头的河床，
清碧的河水，由东向西，缓缓流淌，在
晨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如果你稍
为留意，就会看到河滩空地上偶尔散
落的绿油油的菜地，菜地里的人，正
在浇水或捉虫。而那晃动在河水里
的人影，不是抓虾就是摸鱼，也有顽
皮的孩子戏水，时不时溅起一片白色
的水花。河上有两座桥，桥头各有一
棵木棉，卫士般伫立着。石碌因它而
活泛，而秀美，而灵动。

石碌，这座掩在木棉花中的城，
不仅拥有独特的山、清碧的河、随处
可见的木棉花，还有许多值得品味的
风物与人事，无论知者，还是仁者，皆
能在此找到一份震颤心灵的美妙之
处。

木棉花中的城

■ 徐招治

童年时代的养鸡往事，让我对
鸡总有些特殊的感情。

小时候，家境不宽裕，节俭的
母亲就想到养鸡下蛋来贴补家
用。母亲从市场上买来五六只小
鸡，到家后找一个没用的纸箱，在
箱底铺上一层旧报纸，毛茸茸的小
鸡在纸箱内挨挨挤挤地睁着好奇
的小眼睛四处张望，不时地发出

“叽叽”声。
接下来的日子，照顾小鸡成

了我每天的任务。我把家里吃
剩的稀饭拌上一些米糠，再把
母亲买菜时捡回的人家不要的
菜叶剁细了撒在上面，蹲在旁
边 看 着 小 鸡 们 争 先 恐 后 地 啄
食 ，也 是 一 件 饶 有 兴 味 的 事
儿。经过两三个月时间，小鸡
慢慢长大，母亲便让它们搬进

“新家”——用木条钉成的鸡棚
子，自然的，打扫鸡棚子的任务
也落在我身上。

小鸡要健康长大也并非易
事。鸡生病时，母亲就无师自通
地给它们喂些药片，它们竟然也
能“病愈”。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次，家里的鸡吃了捡回来的菜
叶，突然就扑腾着翅膀躺在地
上，很快就没了气息。眼看着它
们接二连三地倒下，我们急得团
团转，猜测是吃了喷洒有农药的
菜叶引起的中毒，恰巧父亲的
同事来串门，建议注射阿托品，
母亲立刻到楼下的药店买来阿
托品和针筒，给痛苦挣扎的小
鸡注射，过了一会儿，已经奄奄

一 息 的 小 鸡 竟 然 真 的 缓 过 来
了，我们成功地从死神手中抢
回了三只小鸡的生命。后来这
些鸡长大开始下蛋，为我们的
餐 桌 贡 献 了 美 味 又 营 养 的 鸡
蛋，而我也学到了一个医学常
识：阿托品可以用来治疗有机
磷中毒。

母鸡开始下蛋，每天捡蛋对我
来说是件开心的事，唯一美中不足
的是，鸡下蛋后吵得人受不了，正
如老舍《母鸡》一文中描述的那样：

“它差不多是发了狂，恨不得让全
世界都知道它这点成绩，就是聋子
也会被吵得受不了。”

为了给母鸡“补钙”，母亲在
饲料中添加了捣碎的骨头细末，
有一次骨头没捣碎，母鸡吃下后
脖子上鼓起硬邦邦的一团，看得
我十分揪心，所幸过了几天，母
鸡颈上的“硬块”莫名其妙地消
失了，果然中药“鸡内金”的健
胃消食和化积石作用不可小瞧
呢。

对我们来说，养鸡的过程快
乐多于辛苦，特别是过年时，当
餐桌上摆上一锅香喷喷的香菇
鸡汤，弟弟爱吃的鸡腿、我爱吃
的鸡脖子都有了着落，一家人的
脸上满是笑容。成家后，先生不
吃鸡，一听到鸡汤就退避三舍。
原来，他小时候也养过鸡，当家
人要把鸡变成美餐时，他抱着亲
手养大的鸡不舍地大哭，从此以
后他就再也没有吃过鸡。听闻
此事，我不由得心里惭愧：我真
对不起那些亲手养大的鸡啊，从
此，我也很少吃鸡了。

养鸡往事


